
猫不说话

刷到一个视频，有一个人
跟领导请假，找理由说自己脚
崴了，晚上领导给他三万八千
步的微信运动点了赞。底下的
评论也是精彩纷呈：有人说手
机绑在狗身上了，还有人替他
想好回复——领导，我拄着拐
杖去爬山了。我看完会心一
笑，这种看似年轻人在工作中
体现出的不靠谱，我前几年也
是这般随性而为。

之前我在浙江日报工作的
时候，连轴转了四天，实在扛不
住了。周五上午，我睡眼朦胧，
给部门主任周老师发微信，说

家里水管爆了，要请一天假。
周老师回了我两个字：去吧。
我如蒙大赦，睡到自然醒。到
下午两点，总算恢复了点体力，
决定去西湖边上散散步、吹吹
风。等我从西湖边回来，已然
吃过晚饭，打开手机，同事珊珊
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每一条
都是哈哈哈。我往上翻，翻到
一张截图。

部门群里，周老师发了一
张照片。照片拍的是我。坐在
西湖边的长椅上，手里举着一
根烤肠，头发被风吹得跟鸡窝
一样，表情是那种只有在不用

上班的下午才会有的、发自内
心的松弛。

周老师在照片下面写了字：
小吴，家里水管修好了吗？

原来那天下午，他也请假
了，带老婆去逛西湖。我坐在
长椅上啃烤肠的时候，他就在
我身后十来米的地方。

珊珊说群里炸了，同事们
排队“哈哈哈”。周一上班，我
绕着周老师办公室走，恨不得
贴着墙根匍匐前进。结果开会
的时候，他当着全部门的面，笑
眯眯地说了一句：“吴与伦，下
次水管再爆，换个地方去玩，西

湖离我家近，容易撞上。”
后来我就不撒谎了。如果

累了，就直接跟领导说想请假
休息一天。人不是机器，谁工
作都有累的时候，都有撑不住
想歇一天的时候，不是什么大
问题。

树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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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

在妈妈家装了监控的好处
之一，是每天可以同时看见老
妈和巴乔（猫）。

最常见的镜头，老妈靠在
沙发上看电视时睡着了，巴乔
就倚在她身边也在呼呼大睡，
只听见电视机的声音还在吵吵
闹闹。有一种“鸟鸣山更幽”的
感觉。

一人一猫，岁月静好。
如果夜深了，老妈还没去

房间睡觉，我会打个电话把她
喊醒。铃声响起，首先听到的是
巴乔，它立即起身，用自己十四
斤重的身躯跳到我妈的腿上踩
来踩去，再用前爪拍打我妈的
胳膊，试图喊醒我妈快接电话。

我妈被拍醒后，接电话时
还有点迷迷瞪瞪的。只见巴乔

恨不得自己钻进手机里去代替
我妈讲话。我妈干脆把手机放
在巴乔跟前，我和先生就喊它
“巴乔，巴乔”，它知道是我们，
激动得不行，用嘴巴在手机上
拱来拱去，尾巴翘得高高的，就
差开口说话了。

巴乔本是我领养的流浪猫，
后因女儿猫毛过敏才把它送到
我妈家寄养，迄今已有两年，它
具体几岁没人知道。老妈平时一
人住，有猫为伴，也不寂寞了。

记得有一次，老妈打电话
给我，我正在上班，问她有什么
事，她说没事，就是忽然觉得有
点寂寞。“寂寞”这个词有些文
艺，从我妈嘴里蹦出来，让我吃
了一惊。因为向来她算得上是
那种情绪稳定、能量自足的老

人，不作也不矫情。她说寂寞，
那肯定是真的。

因为当时我们不舍得把猫
还回去，就开车把它带到我妈
家，让她养着。

没想到，两年了，一人一猫
处得还挺融洽。有时，夜已深，
我忘记看监控喊我妈去房间睡
觉，巴乔也会拍醒我妈，意思是
它要吃夜点心了，吃好困觉去。
我妈呢，差不多把巴乔当孙子
养，清水大虾自己舍不得吃说要
留给巴乔，蒸了南瓜也要分给巴
乔一半，说巴乔最爱大虾与南
瓜。她自己只吃鸭蛋，不吃鸡蛋；
巴乔不吃鸭蛋黄，只吃鸡蛋黄，
我妈就特意买来鸡蛋给它吃。

当然也有不和谐时，经常
在镜头里见一人一猫对打，人

老了真是做什么都心酸，我妈
连只猫都打不过。巴乔动作快，
梆梆几拳，打完就跑。

巴乔是英短蓝猫，模样周
正，但容易发胖，胖了对猫的心
脏不好。我妈又不控制它的饮
食，跟她讲过很多次给它少吃
点，然而没有用。所以，在我妈
家的这两年，巴乔的体重直接
飙升到十四斤，比我同事家的
狗都重。

胖了多少会影响颜值，但
用我妈的话来说，巴乔是世界上
最帅的猫，大眼睛、圆脸庞，“像
你”，她看看猫，又看看我，说道。
我们说话时，巴乔正四脚朝天地
躺在地板上，眼睛骨碌碌地转
动，尾巴悠闲地摇着，它知道我
们在说它，也知道自己被爱着。

奔走久了，心里总归是乱的。
工作上的人和事，生活里的得与失，
难免有想不通、放不下的时候，像灰
尘一样落了一层又一层。每当这时
候，我就寻一棵大树，静静地坐着。

日光和煦，穿透层层叠叠的枝
叶，碎成万千浮动的光斑，落在肩
头。一低头，树影正在手臂上游走，
阴影中那凉意顺着毛孔往里钻。我忽
然想，这就是风的样子吧，它流动着，
携手草木的清凉，轻轻摩擦着肌肤，仿
佛故人无声的安慰，安静又妥帖。

风再大些的时候，头顶便会响
起“沙沙”声。我抬起头，树叶们相
互碰撞，又分开，像快速拥抱了一下
后，便羞涩着急速躲开。我偷偷笑
了一下，仿佛偷看了风与树的恋爱。

我惬意地闭上了眼睛，光斑便
在我眼皮上明灭。朦朦胧胧中想起
年少时，我整个暑假都在枣树下的
椅子上乘凉。每年秋天打枣子的时
候，奶奶举着竹竿打，我蹲在地上
捡，枣子掉在头上，我笑个不停。

哪个顽童不盼着快点长大？我
一路追赶着时光，不断与绿意相
逢。树木吸收阳光雨露，长成郁郁
葱葱的模样；而我，接纳风雨洗礼，
消解世事沧桑，慢慢治愈内心的伤。

一阵风吹过，“沙沙”声又响起，
像很多人在同时翻书。我闭着眼睛，
觉得自己也成了一页纸，被风翻来翻
去，上面的烦心事，翻过去就不见了。

也不知道站了多久，太阳都偏
西了，我准备离开。拍了拍身上，揣
着一下午积攒下来的安静，还有一
点点新生长出来的力量，往回走。

朋友圈里的那个赞 [杭州]吴与伦
◇城市笔记


